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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徽太湖方言中的“X+哩+绝蔸”结构表示极限程度义，具有很强的主观化色彩，进入此结构的多是性

质形容词、心理动词。“绝蔸”一词由一个实义动词性词组一步步虚化为抽象程度义的动词，在“X+哩+绝蔸”结构中

做极性程度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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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县位于安徽省西南部，地处安徽、湖北、

江西的交界，北邻安庆市区、西接湖北英山、黄梅，

南与江西隔江相望。据方言志记载，太湖县是个

移民城市，明清时期大部分人为了躲避战乱而北

上，从江西跨过长江，最后落脚于太湖。所以最初

太湖的基础方言是从江西带过来的赣语，后来随

着太湖与北部安庆市区的接触越来越密切，太湖

的赣语受到安庆市区的江淮官话强势方言的影

响，变成了介于赣语和江淮官话之间的一个过渡

地带。所以目前学界对于太湖方言的归属尚存在

争议，比如黄拾全先生认为“皖西南的望江、东至、

宿松、怀宁、太湖、潜山及岳西等县的方言与江淮

官话的语音接近度大于与赣语的语音接近度”[1]，

而《中国语言地图集》则将太湖方言划入赣语怀岳

片[2]。

一、“X+哩+绝蔸”的句法形式与语义功能

“事物的状态或者人们对状态以及一些动作

行为的感受，往往有程度之别，人们对程度的感知

可能是大同小异的，但要用语言来表达种种程度

时，不同语言就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3]。比如在

普通话中，表达程度的方式可以有“谓+得+很”、

“谓+死+了”等等。同样，在太湖方言中，表达程度

的方式也有很多，但论及使用频率、使用范围，

“X+哩+绝蔸”结构最高。

“X+哩+绝蔸”这个结构与普通话中程度补语

的表达方式类似，我们以“X+得+要死”为例，“X”

指的是能够进入此结构中的谓词，“绝蔸”就相当

于普通话中的“要死”，做程度补语。“哩”就相当于

普通话中的结构助词“得”，是补语标记，是必不可

少的结构成分。据刘小宁介绍，“哩”是由方位词

“里”转化而来，“‘里’的结构助词用法并未保留到

现代汉语普通话中，而是保留到了现代汉语方言

中，字形上‘里’与‘哩’并存。《现代方言大辞典》中

记录了助词‘里/哩’分别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

‘的’‘地’‘得’”[4]。但是在语义上，“X+哩+绝蔸”

所表达的程度意义比“X+得+要死”深得多，“绝

蔸”是失去生命的意思，并且是彻底地消失，这与

表示达到极点的“死”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比

“死”表达的涵义还要更深一层，“死”只表示生命

的终结，不涉及生命的代代相承，而“绝蔸”则不仅

表示生命的终结，还表示生命的断代。所以论程

度量，“绝蔸”比“死”更深，更极端。“绝蔸”表示的

是一种极性意义，一种在程度上达到顶点或最高

点的意义。对于这种表示性质或状态深到极点的

结构，也称做“极限结构”。利用这种“极限结构”，

说话者旨在传达自身强烈的感情色彩，以期引起

听话者的注意，语言效果生动鲜明。

二、“X+哩+绝蔸”对谓词的选择限制

“X+哩+绝蔸”是太湖方言中常见的一种表达

极性程度量的结构，但并不是所有的谓词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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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到此结构中，该结构对谓词有选择限制性。

具体来说，能够进入到这个极限结构的谓词主要

是部分心理动词和性质形容词。

1.心理动词

表示人们心理活动的动词表达了人们内心世

界的主观情感和情绪，情感和情绪都会有程度深

浅的变化。而“谓+哩+绝蔸”结构中的“绝蔸”表示

程度达到极点，因此和心理动词搭配，表示说话者

的情感和情绪深到极点。能够进入这个结构的心

理动词数目不多，常用的包括：怕、喜欢、愁、后悔、

担心、眼热（羡慕）、舍不得等。

（1）怕：一个人走夜路，她总是怕哩绝蔸！

（2）喜欢：陈芳对这本漫画喜欢哩绝蔸！

（3）愁：王小亮的学习成绩差得一塌糊涂，他

爸妈愁哩绝蔸！

（4）眼热：你送给我的那个生日礼物，她眼热

哩绝蔸！

（5）后悔：昨天小明向爸爸撒了谎，现在后悔

哩绝蔸！

2.性质形容词

性质形容词主要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质或属

性，性质和属性可以带上个人的感情色彩，而个人

的感情色彩有程度高低之分，因此能够进入“谓+

哩+绝蔸”结构。

根据音节特点，可以将形容词分为单双音节。

常用的单音节形容词包括：宴（晚）、酸、苦、深、痒、

闷、懒、臭、丑等等。

（1）深：这塘里的水深哩绝蔸！一眼见不到

底。

（2）酸：昨日你给我买的李子酸哩绝蔸！

（3）烫：这开水烫哩绝蔸！得凉一会儿才可以

喝。

（4）闷：这个鬼天气闷哩绝蔸！感觉要下雨。

（5）宴：今天早上我家吃饭宴哩绝蔸！

常用的双音节形容词包括：小胆（胆小）、无

聊、自私、小气、灵泛（聪明）、干净、齐整（漂亮）等

等。

（1）小胆：她做什么事都要人陪着，小胆哩绝

蔸！

（2）灵泛：你看看人家伢（孩子），灵泛哩绝蔸！

（3）齐整：她长得齐整哩绝蔸！

（4）无聊：这会议无聊哩绝蔸！我都快睡过去

了。

（5）小气：小明真是小气哩绝蔸！一分钱都不

肯借给我。

需要注意的是，进入此结构的只能是性质形

容词，不能是状态形容词，也不能是性质形容词的

重叠形式。状态形容词本身具有程度意义，因此

不能再与同样表达程度意义的“绝蔸”连用，比如

“雪白、笔直、冰凉”等。同理，性质形容词的重叠

也表示程度加深，所以不能进入此结构，比如“深

深、慢慢、红红”。

因为“绝蔸”是由人们的咒骂语虚化过来的，

是个地道的口语词，一般在正式的场合或者书面

语中基本不用。相应地，进入这个结构的心理动

词或形容词也应具有口语色彩，类似“美好”“寂

静”“庄重”等这类词都不能与之搭配。

三、“绝蔸”的虚化

“绝蔸”为方言词，多用于江西、湖北、湖南、四

川等地。《汉语方言大词典》：①“断绝后代。客

话”。②“全家死尽（骂人的话）。湘语”[5]4551。《衡阳

方言》：“全家死尽（詈词）”[6]，湘语。《桂阳方言词

典》：“①播的种子不发芽 ，或幼苗死亡。②＜詈＞

比喻家族后代和无传人，灭族：～你屋里”[7]，湘语。

此外，“绝蔸”还有其变体“绝兜子”，《中国民间方

言词典》：“绝根，比喻断绝后代。艾芜《一个女人

的悲剧七》：哎呀，真是太没良心了，简直是做绝兜

子的事”[8]。《汉语方言大词典》：“＜动 ＞比喻断绝

后代（骂人的话）。西南官话。《艾芜中篇小说集》：

这就躲得脱么？除非你妈的绝了兜子”[3]4552。

“绝”，形声字，“以刀纟作形符，阝（jié）的变体

（巴）作声符。刀纟是用刀把丝割断的意思。甲骨

文丝中加一横画，意为把丝割断，反之，就是断绝。

本义：断绝，不连续。如：绝缘，络绎不绝”[9]。“蔸”，

形声字，从艹，表示跟植物有关系，“兜声，兜有环

绕、笼住义，表示蔸是某些植物环绕于地下，笼住

泥土的根。本义是某些植物的根和靠近根的

茎”[10]。《汉语方言大词典》：“（一）江淮官话。安徽

安庆［təu31］树～ |菜～。（二）赣语。江西南昌

［tɛu42］| 甘蔗～。 江西莲花［tœ44］[5]6775-6776。如：

（1）歌唱新鲜不唱馊，只要情意两相投；同心

同德同到老，甘蔗从尾甜到～。（《情歌三百首·甘

蔗从尾甜到蔸》）

（2）赵如海道：“这事是极容易的事，就是我死

之后，尸首须葬在社坛里原来的梨树蔸下”。（平江

不肖生《江湖奇侠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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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绝”和“蔸”组合在一起就是断绝植物的

根，即把植物连根拔起。如：

（3）有一回，罗绮外出，不巧碰上天正下大雨，

他连忙跑到松树底下躲雨，不想松树叶细且稀，不

能遮雨，气得罗绮大骂：“你绝蔸绝代”。（《太湖县

志1978-2001》）

“绝蔸”就是把植物连根拔起，则植物不仅会

死亡，而且不会再生，彻底失去生命。“断子绝孙”

意为没有儿子也没有孙子，泛指没有后代，常用作

诅咒或骂人的话。“断子绝孙”与“绝蔸”具有相似

之处，没有后代则意味着家庭彻底消亡，所以“绝

蔸”由植物进一步引申到人的身上，隐喻为“断子

绝孙”的意思，比如：

（4）李爱英朝赵玉兰恨恨地骂道：“赵玉兰，你

这个绝蔸婆（断子绝孙的女人）！你用咒符咒死了

我天明，你还不放手吗?”（《非常公仆》）

（5）以至于没有子嗣则被村民称之为“绝蔸”，

而努力通过收养继子或者招赘的方式来弥补这一

“过失”。（《桥村有道 转型乡村的道德权力与社会

结构》）

（6）那时对生子接后很看重，无子继承者被讥

为“绝蔸”、“断香火”。（《风物荟萃》）

生命都是有始有终的，“始”是起点，“终”是终

点，在由始到终这个过程中，“终”的程度越来越

高，直至人的死亡，也就意味着生命活动的终结，

在人的意识里，生命的终结是一件非常极端的事

情。因此，普通话中的“死”由本义“生命终止”一

步步虚化为极性程度义；浙江兰溪方言则用“死

人”表达极性程度，如“死人冷”“冷死人”。同理，

广泛存在于湘语、客家话、赣语中的“绝蔸”也经历

了类似的一个虚化过程。但不同的是，“死”表达

的是个体生命的终结，而“绝蔸”表达的是家族生

命的断代，如果说前者已是一种极端，那么后者则

可以称作是“极端中的极端”。对此，吉益民认为

这是“生命活动域中的‘终结’跨域映射为抽象程

度域中的‘极性’，即人的生命从开始到结束这个

过程映射到抽象程度领域内的从低量到极量的变

化过程，其中的极量就对应着生命的结束”[11]。正

是因为“绝蔸”带有极端的、彻底的意味，并且高频

率地使用于口语中，后来在太湖方言中，它的使用

对象就不再局限于人和植物了，而是与其他成分

组合成一个极限结构即“谓+哩+绝蔸”，专门用来

表达极限程度的涵义。

四、“X+哩+绝蔸”结构的语用功能

1.“X+哩+绝蔸”结构的主观化色彩

沈家煊认为：“主观性（subjectivity）是指语言

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在话语中多多少少总是含有

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也就是说，说话人在说

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

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主观化

则是指为表现这种主观性而采用相应的结构形式

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12] 太湖方言中的这个结

构就深深地打上了说话者的情感烙印，说话者赋

予人、物或行为极其夸张的主观情绪。

具体来说，“X+哩+绝蔸”的主观化色彩主要是

通过所选形容词的褒贬色彩来实现的。“绝蔸”本是

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所以与之搭配的词语一般也

应该具有贬义性质。但当其虚化后，本义逐渐隐

退，程度义更加凸显，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褒贬

之分了，即“X”可以是贬义词，也可以是褒义词。

第一，当X是贬义形容词时，“X+哩+绝蔸”表

达说话者极其不满的情绪。正如上文所述，“绝

蔸”的本义是断绝植物的根，后来引申为断子绝

孙，常常用于人们吵架骂人时，所以这个词带有浓

重的詈语色彩，当其与贬义形容词结合后，会大大

加重结构中形容词的贬义程度，透露出说话者强

烈不满的态度，并且这种态度是非常直白、夸张地

呈现出来的。比如“别跟我提他，他小气哩绝蔸！

连一块钱都不肯借给我”。因为“他”一块钱都不

肯借给“我”，所以“我”对“他”特别不满。使用这

个表达（“小气+哩+绝蔸”），说话者把不满的情绪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第二，当X是褒义形容词时，尤其是形容人的

属性的形容词，“X+哩+绝蔸”表面上表达说话者

羡慕至极的情绪，实则暗含的仍是不满的情绪。

羡慕对方，其实就是己方没有，因为没有，所以不

满。比如，

（1）灵泛：你看看人家伢，灵泛哩绝蔸！

（2）和气：人家兄妹和气哩绝蔸!你俩怎么不

好好学学？

（3）干净：他家客厅干净哩绝蔸！

（4）熨帖：她做事熨帖哩绝蔸！

（5）齐整：王晓芳长哩齐整哩绝蔸！

说话者的语义重心往往并不仅仅在于赞美，

更在于通过夸张的赞美传递出一种“爱而不得”的

感叹语气，但是这种语气并不像贬义形容词那样

尚小明：清末洪述祖历史考王洋敏：安徽太湖方言“X+哩+绝蔸”结构研究 ·· 45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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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指要害，而是非常委婉含蓄，需要听话者根据语

境去揣摩说话者的言外之意。例如爸爸当着自家

兄妹俩的面夸赞别人家的小孩：“人家兄妹俩和气

哩绝蔸！”这句话表面上确实是在夸赞别人家的小

孩很和睦，但实则还有一层隐深的涵义：自家兄妹

喜欢吵架，希望他们能多向别人学习学习，带有说

话者对自家孩子不满的情绪。

2.“绝蔸”的詈语色彩

除了表示程度量的极性意义之外，“绝蔸”的

“断子绝孙”义并没有消失，而是与极性意义共存，

广泛存在于口语中。其变体有“绝蔸哩家”、“绝蔸

鬼”、“绝命蔸哩家”“绝蔸绝代”等等，这些惯用口

语都带有浓重的詈语色彩，因此常常见于人们吵

架咒骂的过程中。例如，

（1）是哪个绝蔸哩家咧，把我家菜园里的菜全

偷光了。

（2）别干杀人放火这些绝蔸绝代的事，多给自

己积点阴德。

3.“绝蔸”的感叹语气

“绝蔸”可以用于“X+哩+绝蔸”结构，也可以

单独使用，单用时常见于对话里的答句，言其程度

之高。程度高一般伴随着感叹的语气，所以“绝

蔸”基本都用于感叹句并且重读，根据语境可以暗

含不同的感叹意义。如：

（1）“你知道吗，王明今年要去荷兰公费读博

了。”

“绝蔸！”

这里的“绝蔸”表示佩服这种感叹意义。

（2）“老李不小心从阳台上摔下来了，脑袋磕

着了，现在正在医院急救呢！”

“绝蔸！”

这里含有感叹、可惜之意。

其实，在“X+哩+绝蔸”结构中，如果“绝蔸”处

于句尾，也含有强烈的感叹语气，并且重读。

五、“绝蔸”的句法功能

程度补语是用在谓词之后补充说明其程度的

句子成分。而“极性程度补语，是指某种性质、状

态等达到了相当高程度的程度补语；从句法方面

讲是指极性程度补语的位置，它位于某些谓词性

成分之后”[13]。也就是说，极性程度补语是从句法

和语义这两个层面来定义的，它是程度补语的一

种，只不过它所表达的意义是一种极性意义，一种

在程度上达到顶点或最高点的意义。例如；

（1）你在身患重病地情况下竟然还在为我着

想。我都快被你感动死了。（bcc）

（2）公司的宴会，是天底下最烦闷的，她简直

恨透了。（bcc）

（3）在桑儿遇难后的一年里，仍然想念他，想

念极了 ，悲哀极了。（bcc）

以此类推，太湖方言中的“绝蔸”在“谓+哩+绝

蔸”结构中充当的也是极性程度补语。

首先,从句法位置层面来看，“绝蔸”在“谓+

哩+绝蔸”结构中位于谓词之后，并且是位于补语

标志成分“哩”之后，这是典型的程度补语位置。

其次，从意义层面来看，正如前文所述，“绝

蔸”所表达的意义是一种极性意义，一种在程度上

达到顶点或最高点的意义。所以，包含“绝蔸”的

句法结构“谓+哩+绝蔸”也自然拥有这种极性意

义。这符合极性程度补语的极性特点。综上，我

们可以认为“绝蔸”在“谓+哩+绝蔸”结构中充当的

是极性程度补语。

六、结 语

“绝蔸”本义是“断绝植物的根”，是个具有实

际意义的动词。因为人的断代和植物的断绝这个

结果很相似，于是人们便通过隐喻等方式，引申出

了“断子绝孙”的意思。在人对生命的认知里，生

命总是会逐步走向毁灭，程度越来越高，直至达到

临界点，而“绝蔸”的涵义刚好就提供了这么一个

临界点，所以“绝蔸”慢慢衍生出了极端的涵义，可

以单独用在答句里表示一种程度极高的感叹，也

可以做极性程度补语，与某些特定心理动词和性

质形容词组成固定格式——“谓+哩+绝蔸 ”，使说

话者得以借助一种十分夸张的语气来表达自己强

烈的主观情绪，效果生动鲜活，并且能产性极高，

因此被广泛运用于当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

同时因为“绝蔸”带有浓重的詈语色彩，是个地地

道道的口语词，所以与之进入“谓+哩+绝蔸 ”的谓

词也应具有口语色彩，整个结构一般也只用于口

语交际场合中，书面语中杜绝使用这种结构。

普通话口语中的“要死”“要命”也可以进入

“X+得+要死/要命”结构，表达极限意义。“要命”、

“要死”最初都是动词性词组，“要命”即索取性命，

“要死”即使丧失生命，词义与“死”有着共同点。

如武钦青所述，“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句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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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它们的语义也发生了变化，

用在补语位置仅表示程度达到极点”[14]。董淑慧

认为，“河北孟村方言‘活Adj/V死’结构表示‘程度

达到极致’”[15]，比如“活急死”意思是“急死了”。

据黎勇全、莫梦娜介绍，在浙江兰溪方言中，“用

‘死人’‘死’‘棺材’等詈词来作极性程度副词修饰

形容词、动词，甚至能修饰名词，表示‘非常、很、极

度’的意义”[16]。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普通

话中的“要命”“要死”，还是方言中的“活Adj/V死”

“死人”“绝蔸”，它们都可以用于相似的结构，在句

中做极性补语，表达极性意义。据此，我们是不是

可以推测，这类涉及到“死”或“生命”的词或词组，

经过一系列虚化过程后，非常容易被极限结构所

接纳，表达极限意义。换句话说，这类述补结构表

达极限程度意义有没有可能是汉语及其方言中一

条共性的演化规律呢，我们是否可以从类型学视

角来寻找这些结构之间的共性呢？我们相信，诸

如此类问题的探讨对语言类型学研究具有重要的

启发性意义，有待于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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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Structure““X+Li+Juedou””in Taihu Dialect
WANG Yangm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 300000)

Abstract: The "X+ Li + Juedou" structure in taihu dialect shows an extreme meaning, which has a strong subjectivity, and“X”mainly re-

fers to the adjectives and psychological, the word "Juedou" is a verbal phrase with practical meaning,which is gradually reduced to a verb with

abstract meaning, and "Juedou" acts an extreme complement of degree in the structure of"X+ Li + Juedou".

Key words：：Juedou；The "X+ Li + Juedou" structure；extreme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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